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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和哥哥在百子图广场散步，偶然遇见
了一个玩电动平衡车的小女孩。小女孩七、八岁
的样子，个头矮矮的，站在平衡车上很熟练地操控
着机器穿梭在散步的人群中间。后面的奶奶费劲
地追着小女孩，口里还念叨着：“慢点，慢点，别摔
着啦！”

那一瞬间的场景在我的眼前凝固。怀念与伤
感的情绪让我内心忍不住一颤。

小时候，我的奶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踩
着滑板在一条长长的马路上左摇右晃，后面那位
年迈的老人费劲地追着，口里还一声一声地念叨：

“慢点，慢点，别摔着啦！”来往穿梭的车辆在这条
乡村公路上疾驰。夕阳的余晖，青山的倒影荡漾
在大渡河的河面上，背后是茂密的树林，林子里有
筑巢的乌鸦呜呜咽咽地叫着…这些画面回放在脑
海里，印刻在身体里，却再也无法重现。对我而
言，它们何尝不是远了？

我们那一代的玩具是机械的，或是木制的。
可现在谁还会选择那种笨重而又呆板的玩具呢？
大渡河的水仍然在静静地流淌着，远处的青山是
砖厂日夜通明。小树林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条宽敞的上山公路。而那条长长的乡村公路
在多年的碾压以后早已经看不出从前的模样。太
阳还是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傍晚的时候，我独
行的身影被夕阳拉得甚长，却被龟裂的乡村公路
碎成一段又一段。

我的滑板车在搬家的时候找不到了。过去的
很多人也找不到了，很多事再也记不清了。他们
或许早早离开了故乡，或许只是早早离开了我的
世界，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当我离开
这片故土时，觉得这个生活了这么久的土地竟如
此的陌生，以及不可挽回。

我不可挽回遗失的滑板车，不可挽回朋友的
离别，不可挽回故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不可挽
回自己逝去的青春。

走在泸州的这片土地上，我时常想起故乡的
人，故乡的事。我时常想起奶奶的话，“慢点，慢
点，别摔着啦！”而现在我却经常告诉自己：“慢点，
慢点，别走丢了！”

在这个虚浮的快节奏时代里，很多东西来得
很快，丢得也很快。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忙
碌，竭尽全力地学习或享受着新鲜的事物，却丢掉
了应该担在自己肩上的责任，和内心深处的那份
纯真与快乐。而我们这群刚刚走出家乡的学子
们，终将是要走出自己避风的港口，独自面对暗潮
涌流的海洋。我们终将独立面对种种抉择，如履
薄冰走在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上。

可我总是想起从前，想起那个夕阳下的傍晚，
长长的公路上，奶奶费劲地追着前面踩着滑板左
摇右晃的我，她佝偻着背一声一声地呼唤着我：

“慢点，慢点，别摔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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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点，别摔着啦

钗
前些日子，以一个业余者的身份与好友排演了一小段话剧，名《金陵十三钗》，着

一席旗袍，款款轻步，尝试走出几分绰约的味道。我与秦淮河那群风尘女子一道，体
验了一把乱世的大义，领略了一番骨子里的风韵。演罢，“金钗”的绰号也成了朋友
们日常的调侃。

由衷之言，能被冠以“钗”之名，是我的荣幸。
老人们说，女子当佩首饰朱钗，方不负锦绣年华。在这个处处留白的时代，我们

早已习惯了无有雕琢的简约生活，“钗”，反倒显得累赘。我处桃李年华，尚无一簪一
钗，却对其情有独钟，自有溯源。

千百风景，千百故事，世间万象，我单单偏爱一处园子，名曰“大观园”，里面住着
的同样是一群金陵女子，与秦淮河的“十三钗”相比，判若云泥，只不过秦淮河女人同
她们一样是红颜薄命罢了。

红楼里的“金陵十二钗”，陪我度过了十余年的朝夕。从注音版的《红楼梦》，到
青少年版的精简《红楼梦》，再到一卷1500页的《红楼梦》。承袭母亲的爱好，红楼亦
成为了我的信仰。金陵十二钗，个个如惊鸿一般惊艳了我的世界，奈何我耗费十年
岁月，也阅不完这卷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早些年，母亲竟说我的性情和宝钗有相似之处，虽不及宝钗那般端庄华贵，倒也
算生得落落大方。乐观豁达，不喜世故，不拘不束，对人始终怀揣热心肠但却不喜与
人过于亲近，给人忽近忽远的距离感。对长辈也是极尽奉承，我那时年岁尚小，姑且
理解为孩子对家长的一种敬畏，偶尔还为避免节外生枝故意避嫌，不干己事不开口，
一问摇头三不知。谈不上城府心机，却总感觉受到些无形的束缚。

或许是禁锢在区分“好人”“坏人”的狭隘思维里，“薛宝钗”被我归入反派的行
列，我很长时间不满于母亲那些评价。阅历的积累，生活的洗礼，让我对红楼故事多
了些不同的理解，我自愧曾经的无知。我与宝钗相差甚远，没有其艳压群芳的倾国
容颜，也没有其墨香满溢的博学多才，更没有其风华绝代的通情达理。循规蹈矩的
宝钗曾经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大志，自是与不思进取的贾宝玉大相径庭，
何来与黛玉相争之嫌，“城府”二字似乎与她再无任何瓜葛了，唯一与黛玉、宝玉不同
的是，她少了几分逃离封建礼教的“叛逆”。安分守己，使得自己误了终身。

现在，我不再需要母亲的引导，便能置身大观园，看红楼女子的所念所求。我经
常拿自己和潇湘妃子画等号，可以说，林黛玉是另一个被我隐藏起来的自己。

婉婉葬花吟，焚稿断痴情，柔肠百结的黛玉让人心碎。敏感、疑心恐怕是每个女
孩最想隐藏的情愫了，深夜梦外失落，枕上泪如雨下，触景心绪难平，我们都经历
过。等到泪水还尽，无梦可做，才又拾起自己的骄傲继续在风刀霜剑中摸爬滚打。
这般凉薄无助，是哪般情肠？

明眸善睐，浅笑嫣然，典雅俊俏的黛玉让人沉醉。我坚信女子当珍爱自己的容
颜，纵铅华洗净，依旧波澜不惊。黛玉即是如此，即便是柔弱病骨，也不忘略施粉黛
调气色，金簪玉带生气质。黛玉的另一种让我为之倾倒的美，是她的蕙质兰心。黛
玉之诗，万物有灵，草木有情，我盼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藏诗书于心间，用生命爱文
字，爱己所爱，与世无争。

鲁迅先生说，“红楼，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
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躲在川南一隅啃书的“金钗”女孩，看到的是我十
年阅读经历的寄托，为信仰，品红楼。

“金陵十二钗”没有了，病的病，死的死，散的散，人走茶凉，再无团聚。但金陵十
二钗的故事却永远讲不完，因为——大观园里一群红楼女儿做着青春梦，大观园外
红楼女儿陪我做着我的红楼梦。

爷爷每周都在图书馆为我借回一两本书。这些书，占据了我整个少年时代的欢喜与热爱。

小学的我最喜欢林海音女士的《城南旧事》。通过小英子的眼，我得以窥见一个真实的老北京。

惠安馆的“疯子”闺女和她的“小桂子”，身世平凡又悲惨的妞儿，石狮子边草丛里“拉屎的人”，宋妈与小

栓子，爸爸的花儿…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映射着旧北京城南的市井百态。这一切透过孩童稚嫩的眼都蒙

上了一层薄薄的梦幻般的滤镜，却又带着懵懵懂懂的哀愁。我的童年与英子的童年不乏共鸣，重叠着，

又远隔着一个时代遥遥地呼唤。

再大些，倾慕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初中泡图书馆的周末，一半都被《晚饭花集》《人间草木》占据。记得

最深的是他写食物的三篇：《豆腐》《栗子》《豆汁儿》。“豆腐锅的表面凝结的一层薄皮撩起晾干，叫豆腐

皮，或叫油皮”，莫名地竟有奶皮的滋味；“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与豆腐同拌，下香

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午睡时分常常梦回从前，秋日的北京城里，一身灰衫的汪先生朝我微笑着致

意，邀我同食“扦之极脆，嚼之有声”的拌瓜皮。

后来爱上欣赏画儿。这还源于语文课本上齐白石先生的大作——几只小虾，清秀的长须修钳，淡淡水墨染

出节节分明的身躯，看起来既清透干净，又饱满地引人垂涎欲滴。

还有华三川先生的工笔仕女画。画中的女儿们虽绮罗珠履，却不再只是低眉顺眼的柔弱，眉眼间带上了一抹

锐利的英气，动人心魄的美丽。一幅《天女散花》，将年少的我迷得神魂颠倒。我还喜欢老版《红楼梦》里刘

旦宅的插画，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华裾鹤氅、缓带轻裘。舒眉颔首，喜怒哀乐，尽跃然纸上。

画与文字像是饭和菜，相配食之，其味无穷。

与书画的一次次邂逅，都是无可替代的美丽。当斯人已逝，我心中依然能想起从前的感动。时间在不断流逝，

会像海浪带走沙痕般抹去存在的印记，但是那些起承转合、横撇竖捺依然如雪泥鸿爪般存留在我的脑海里。而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铭记初心。不论前方何难，依然热血满腔。

◎ 二O一七级公安管理一区队 张静瑶


